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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汉初期，匈奴势力进入新疆，击败月氏，直接占领并游牧在今哈密地区。西汉前期匈奴采取通过

乌孙来控制西域各国的策略，中期设立僮仆都尉来对西域各国征税、调兵。在汉朝匈奴的争夺中，匈奴败北，势

力退出西域。西汉末年汉朝内部战乱不断，东汉初期政权不稳，无暇西顾，匈奴卷土重来，重新侵入西域。之后

匈奴内部夺权，分裂成南、北匈奴，南匈奴投汉，北匈奴西迁入西域。其中北匈奴呼衍部在哈密地区游牧，是与

东汉争夺西域的主要力量，其他北匈奴部众则多在伊犁河流域游牧，后呼衍部被东汉打败，北匈奴西迁到中亚

草原，匈奴在西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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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是我国北方草原上第一个建立起强大帝

国的游牧民族。匈奴民族的形成结束了过去北方草

原上诸多游牧部落、部族独立发展的历史。这些名

号不一、互不相属的游牧部落和部族在匈奴的旗帜

下，形成了在人口构成、生产生活形态、社会制度、

社会风俗等各方面较为稳定的统一的匈奴民族。之

后长达几百年，匈奴帝国不断扩张，版图和人口也不

断壮大。匈奴发展壮大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战

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国家建立的关键时期，

也是新疆历史的转折时期。

历史上由于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和降水量的不

同，中国存在两大经济区域，中原的农耕区和北方

的游牧区。尽管农耕区和游牧区之间人民以交流和

融合为主，但由于经济活动、生产方式的不同，双方

时常爆发冲突和斗争，文献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

载。商代出土的甲骨文文献中多次提到商朝和来自

北方的“鬼方”作战，《诗经》中多次提到西周时北

方的“猃狁”屡次进犯周朝，春秋时北方草原的“犬

戎”“山戎”“狄人”和诸侯国之间也有数次战争。

由此可见，在匈奴统一北方草原前，这一区域一直活

动着以游牧为生的人群。

以长城为界限，公元前2世纪，长城以南的中

原地区逐步走向统一，秦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

王朝。秦国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农业是其国家命

脉。而长城以北则是匈奴建立了强大的游牧帝国，

南北对峙。和中原地区相似的是，新疆也是以天山

为界，也有两个不同的经济方式和区域，分别为以游

牧经济为主的北疆草原游牧区和以农耕为主的南疆

绿洲农业区。中原王朝和匈奴帝国之间的矛盾、冲

突不断爆发，战争随之而来，西域由于邻近匈奴和

汉朝，成为双方拉拢、争夺的对象。

匈奴在西域的活动史书中有一些记载，主要集

中在《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些史料中，对这些史

料的记载学者们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结论。本文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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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发掘的具有典型匈奴文化的考古资料来辨别、

印证史料的准确性，从而清晰地描述战国到东汉时

期匈奴在西域的活动以及对西域造成的影响。	

一、匈奴右贤王西击月氏，匈奴势力进入西域

汉朝建立初期，社会经济尚未恢复，国家统治

基础并不稳固。自汉高祖到汉武帝统治初期，对内

采取黄老之术治国，与民休息，对外则和匈奴和亲，

争取和平，避免争战。和亲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

匈奴在和亲期间仍不时侵犯汉朝边境，制造小面积

的冲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177年，匈

奴右贤王率部众进攻汉朝的河套地区，汉文帝十分

气愤，写信谴责匈奴的背约行为。匈奴的冒顿单于

回信，表示右贤王及部众是在进攻月氏的过程中和

汉朝有些摩擦和误会，回信中除提到右贤王打败月

氏外，还平定了西域楼兰、乌孙等36个小国。公元前

161年，《史记》中记载匈奴单于杀死月氏的王，月氏

民众败逃远走，原月氏地区被匈奴占据。因此汉武

帝时才又派遣张骞联络月氏合攻匈奴之事。

不过《史记》和《汉书》关于月氏的记载并不

多，也没有专门的篇章记述，散见于《史记》的《大

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

书》的《西域传》《匈奴传》《张赛李广利传》《卫青

霍去病传》等篇章中。这些史料仅对月氏的活动地

域、生活年代和风土习俗有少量记载。从这些史料

中可以得知，月氏生活的地方也是草原地区，月氏是

游牧民族，和匈奴的风俗习惯相差不远。西汉前期

游牧在敦煌和祁连之间的草原地带。唐代颜师古解

释《汉书》时指出汉代的祁连是指天山，并不是后来

的祁连山。敦煌和祁连之间也就是天山东段草原地

带。天山山脉自东向西横亘新疆，有优美的山谷植被

和大面积的草原。这里分布着众多游牧民族，月氏

和乌孙是两个势力较大的部族，乌孙在西，月氏在

东。月氏王被匈奴杀害后，月氏被迫西迁，文献记载

乌孙在匈奴支持下进攻月氏，于是月氏不得不长途

迁移，后定居中亚。月氏迁走后东天山地区落入匈奴

手里。适宜的气候、丰美的草场吸引了众多匈奴部

落来此居住。

对于冒顿单于所说的右贤王占领了西域三十六

国这一说法，究竟是冒顿的自夸还是真实情况，学者

们都有不同的见解和争论。有些学者认为事实正如

冒顿单于所说，如陈序经认为匈奴确实征服了西域

的大部分国家[1]，林幹则认为匈奴在公元前177年已

成功地迫使敦煌、祁连之间的月氏完全归附于它，制

服了从楼兰到乌孙的西域大多数小国[2]；更多的看法

是匈奴并未全面征服西域，只是通过军事上的成功

震慑西域诸国。如余太山指出匈奴对西域是武力威

胁、扶立傀儡、纳质、联姻、监护、屯田等多种手段来

管辖[3]。苗普生认为从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右贤

王西击月氏到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匈奴在西域设

置僮仆都尉，匈奴在西域的活动主要是依靠乌孙进

行控制，对西域诸国则采取的是羁縻政策[4]。

以上都是学者们从文献资料梳理出的有关匈

奴定月氏，统治西域的观点和看法。那么匈奴是否如

文献中记载的平定了大月氏，管辖西域呢？考古资料

提供了最早的匈奴人在新疆的足迹。匈奴帝国最强

盛时期，地域辽阔。匈奴文化遗存在今蒙古境内、外

贝加尔地区都有大量发现，墓葬约有三千余座，其

中大型墓葬已挖掘的就有三十余座[5]，在我国内蒙

古、青海、山西地区匈奴墓葬也不少。这些墓葬和遗

存虽然位于不同的地域，年代也有差异，墓葬的形制

和随葬品也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在核心文化因素

上具有一致性和共同性。多为竖穴土坑墓，仰身直

肢葬，殉牲则多用马、牛、羊的头和蹄。典型的随葬

品是动物纹青铜牌饰、青铜刀剑、水波纹陶罐等。

在匈奴没有到达新疆之前，新疆地区也已广泛

使用了青铜器，哈密、伊犁、阿勒泰、阿克苏地区都

出土有各式青铜器。但这些青铜器和匈奴所用的青

铜器有很大的不同，侧重于生活用具，如青铜罐、

青铜盆等。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两处具有典型

的匈奴文化特征的墓葬和居址都位于东天山哈密

地区，分别是哈密巴里坤的黑沟梁墓地和东黑沟遗

址。这两处遗存经鉴定处于西汉前期，符合匈奴右

贤王西击月氏的时间，而这一地区在西汉前期正是

月氏的游牧地。东天山地区由于扼守东西交通成为

汉朝和匈奴的争夺焦点，匈奴打败月氏后一直在此

经营，以此为基地来控制西域。

关于匈奴在东天山地区的经营，考古资料弥补

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在月氏、匈奴来这之前，哈密

地区早就有了人类生活居住并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

化。焉不拉克文化就是其中著名的考古文化。焉不

拉克文化的时间相当于公元前1000年到了中原的

战国时期[6]。在这之后的文化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来

看，时代接近于汉代的主要是黑沟梁墓地、东黑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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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黑沟梁墓地和东黑沟遗址已发掘的部分从时

间来看接近中原的西汉时期。黑沟梁、东黑沟已发

掘部分的考古文化因素十分复杂，类型多样。不过

其中有两种文化因素占主体地位，一种是当地土著

文化因素，还有一种是匈奴文化因素。

当地土著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建筑遗迹和陶

器器形上，建筑遗迹发掘有石筑高台和石围居址。

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发现了大型石筑高台，在它之前

巴里坤兰州湾子遗址已发掘有时代早于东黑沟高的

石筑高台，可见石筑高台是当地土著文化因素。墓

葬中人牲的随葬品是实用性的陶器如单耳罐、腹耳

壶、杯等，与哈密地区时代更早的焉布拉克文化陶

器相似，也是当地土著文化因素。而匈奴文化因素则

主要表现在黑沟梁墓地形制和丧葬习俗，随葬金属

和青铜器。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墓主人为仰身直肢

葬，墓主人的随葬品多为动物纹金银牌饰、青铜刀，

随葬陶器多为明器[7]。从墓主人的丧葬习俗和随葬

品来看应为匈奴人，体现了典型的匈奴文化因素，

推测黑沟梁墓地是一处匈奴墓地，东黑沟遗址则是

当时匈奴人的生活中心。黑沟梁墓地发现了人牲，

这不是典型的匈奴文化特征。人牲随身携带物和墓

主人的随葬品差别很大，二者有明显的身份等级差

异。这说明人牲可能是匈奴征服的当地游牧民。结

合文献记载，月氏本来在这地区游牧，被匈奴打败

西迁，那么墓葬中的人牲就是战败后留在当地，没

有西迁的月氏。

从东黑沟遗址和黑沟梁墓地考古文化因素分

析可以得出，文献记载中匈奴在西汉前期进入西域

击败月氏是准确可靠的，匈奴在击败月氏后月氏并

没有全部西迁，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原地，受匈奴的

残酷压迫，甚至沦为人牲。同一时期西域其他地区

并没有发现包含匈奴文化因素的墓葬或遗址，可推

断西汉前期匈奴右贤王击退月氏后并没有发兵占领

其他西域各国，文献中所提到的“三十六国皆以为匈

奴”，应理解为用武力震慑西域诸多小国，迫使这些

国家服从它的统治和管理。

二、西汉时期匈奴在东天山地区的经营和对西

域的统治

从前文得知，西汉初年匈奴击退月氏后并没有

占领其他西域小国，史料中记载，从击败月氏到在

西域设置僮仆都尉这一阶段匈奴在西域的活动不

多，主要依靠控制乌孙来完成它对西域的统治。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中记载匈

奴右贤王进攻月氏，月氏败逃，到达乌孙后杀死乌孙

王难兜靡，匈奴追击月氏，接收了乌孙部众。后乌孙

部众在匈奴的扶持下强大起来和匈奴夹击月氏，月

氏只得继续西迁，乌孙成为西域又一强大势力。乌

孙此后长时间内朝属匈奴，成为匈奴控制西域的左

膀右臂。匈奴在利用乌孙控制西域的同时，匈奴部

众也继续在东天山地区活动。东天山地区是控制西

域的交通孔道，所以在击退月氏后，匈奴以此为中

心，继续向周围扩张，先后占领了蒲类泽（今巴里坤

湖）周围的地区和国家，并将它发展成为匈奴在西

域的重要基地。

汉朝经过前期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国力强

盛，军备充足，汉武帝即位后，为打击匈奴，派遣张

骞两次出使联络月氏和乌孙，而乌孙也不愿再臣服

匈奴，加紧了和汉朝的联系。汉匈之间围绕东天山

地区爆发多次战争，《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

121年霍去病率数万骑兵进攻匈奴，大败匈奴，在东

天山地区斩首数万。受到霍去病的军事打击，这年

秋天游牧在东天山地区的匈奴浑邪王率兵降汉。尽

管霍去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汉军孤军深入，

无法长期在东天山地区驻守，不久匈奴再次占领这

一地区。

由于乌孙和汉朝联合，对匈奴形成夹击之势，

匈奴不再借助乌孙来控制西域。公元前92年匈奴在

西域设置僮仆都尉，直接行使对西域的管辖权。之

后汉匈之间在西域多次战争。不过文献还记载汉元

帝时期东天山巴里坤地区的匈奴东蒲类王率千余

部众降汉，可见匈奴在汉元帝时仍能控制东天山地

区，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巴里坤地区出土了包含典型匈奴文化因素的铜

斧、环首铜刀等青铜器，而相隔200余公里的木垒地

区也出土了多件动物牌饰，有透雕动物青铜饰牌、铜

质圆雕动物、铜虎、虎形扣饰、几何纹透雕牌饰，这

些器物也具有典型的匈奴文化因素[8]。结合《汉书》

记载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就曾在这一代活动，且时

间很长，这些青铜器物可能是匈奴右部东蒲类王部

众在此活动留下的痕迹。罗布淖尔若羌米兰汉城堡

以及附近也曾发现匈奴文化的金牌饰，如鎏金铜鹿、

铜虎[9]。在西域其他地区目前还没有发现时代为西

汉的匈奴墓葬或遗址。巴里坤、木垒、哈密地区的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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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墓葬、文物和青铜器说明从西汉初年，匈奴占领月

氏后一部分匈奴民众长期活动在东天山地区，也证

实了文献中记载的匈奴在西汉时期对东天山地区是

直接军事占领，对西域其他地区则是先利用乌孙控

制西域、后直接设置僮仆都尉管辖的不同方式。

公元前60年，匈奴单于死，争夺单于的斗争十

分激烈，失败的日逐王率部众归附汉朝。匈奴被迫

放弃西域，僮仆都尉废弃。汉朝乘机势力进入西域，

设置了西域都护，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自此，西域

正式纳入汉朝管辖之下，汉匈之间的争夺以汉朝的

短暂胜利告一段落。

三、东汉时期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和活动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元更始（公元8年），在

西域实行将各国国王降级为候的新政策，引发了西

域各国的不满，西域都护府的都护和将军被杀，匈

奴趁机卷土重来，重新控制西域。

公元48年，匈奴发生单于权位之争，分裂为南、

北二部，不久南匈奴归附东汉。匈奴分裂后，实力大

减，加上灾害和饥荒的打击，人口大量逃亡，又受到

南方的汉朝与南匈奴、北方的丁零、东边的鲜卑的

巨大威胁，于是只好向西北方转移，继续控制西域。

其中部分北匈奴部众向西迁到了伊犁河流域生活，

而北匈奴呼衍部则一直在今吐鲁番、哈密、巴里坤

一带活动，是北匈奴与东汉争夺西域的主力。

汉明帝时，东汉国力日渐强盛，效仿汉武开西

域之举，派遣大将出击北匈奴，战争在伊吾和蒲类海

（今东天山哈密地区）附近最先开始。公元73年，汉

明帝派遣窦固、耿忠攻打北匈奴，据《后汉书·窦固

传》记载二人率军追击匈奴呼衍王部众，斩首千余

人，呼衍王率部奔逃，窦固一直追击到东天山的巴

里坤湖，在附近的伊吾屯兵筑城，建立进攻匈奴的

城堡。可见汉朝要想重新统治西域，必须摧毁匈奴

在东天山地区的根基。

东汉明帝死后，北匈奴乘机攻破车师，汉章帝

即位后，不愿经营西域并召回在西域的官员，西域

再次落入北匈奴统治下。当时在西域的东汉官员班

超由于西域当地人民的挽留，没有回到中原，而是

领导西域各国继续抗争北匈奴。公元89年，东汉联

合南匈奴取得对北匈奴的重大军事胜利，任命班超

为西域都护，再次统一西域。公元103年班超老迈，

上书中央要求返回洛阳。东汉派去的接替者行事严

苛，引发西域诸国不满，北匈奴卷土重来，此后十余

年北匈奴控制着西域地区。后东汉派班超儿子班勇

前往西域，班勇征发西域龟兹等国的官兵攻打北匈

奴，之后经过几年的征战，公元127年，东汉重新统

一西域。北匈奴在和东汉的长期战争中元气大伤、

势力衰微。据《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中记载，公

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在蒲类海诛杀北匈奴的呼

衍王。此碑原位于哈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石人子

乡，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大将岳钟琪驻军巴里

坤时发现此碑，将其放置在汉城关帝庙内，现藏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0]。之后《后汉书·西域

传》记载公元151年，北匈奴呼衍王率兵攻打东汉的

伊吾城，敦煌太守带兵救援伊吾，追击呼衍王到蒲

类海（今巴里坤湖），呼衍王败逃远走。这是中原史

籍最后一次记载汉匈战争。 

从考古资料中能看到较多的北匈奴人的活动

踪迹。哈密地区陆续采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牌饰、

环首铁刀、水波纹、弦纹的陶罐、青铜鍑、铜镜等匈

奴文化因素的器物，这些都说明匈奴人长期活动在

这一带[11]，这些文物时代上从西汉前期一直延续到

东汉北匈奴活动时期，和文献记载相吻合。

还有些北匈奴部众在东汉时期就迁到伊犁河

流域生活。1988年，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

地的发掘提供了这部分北匈奴人的生活状况。和静

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是和一、二号墓地同时发掘

的。三号墓地分布有约338座墓葬，是一片规模较大

的墓葬群。当时的发掘机构和人员共发掘了20座墓

葬。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主单人一次葬，仰身直

肢，有马腿、马头、羊头之类的殉牲。随葬品较少，主

要有铁刀、剑、铁牌饰、金牌饰、铜镜等。一、二号

墓地则为竖穴石室墓，随葬品为单耳罐、单耳杯等，

从墓葬内涵特征可以断定三号墓地和一、二号墓地

不属于同一种文化。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品、葬俗

分析看三号墓地应属于匈奴文化，碳十四测定年代

数据在公元145年之间，墓葬中还出土了汉代规矩禽

兽纹铜镜，这种铜镜主要流行于王莽时期和东汉时

期，可以断定三号墓地年代大致在东汉前期[12]。结

合文献得知此时正是东汉政府放弃西域，北匈奴卷

土重来占领西域的时间，类似的墓葬在甘肃张掖与

敦煌、新疆巴里坤南湾和伊犁河谷也多有发现。这

些考古发现表明东汉时期，匈奴在西域活动的范围

扩大了，相比西汉时主要游牧在东天山哈密地区，

【历史研究】 两汉时期匈奴对西域的经营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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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控制乌孙来管辖西域，东汉时期匈奴分布更为

广泛，天山北部的广大游牧区都有匈奴人活动的踪

迹。这也证实了文献中所提到北匈奴遭到汉朝和南

匈奴的打击，向西北方转移，西域成为它游牧生活

的主要区域。

北匈奴呼衍部被东汉击溃后，先是西迁到伊犁

河流域，和这里原来的北匈奴部众一起生活了一段

时间，后又继续西迁到哈萨克斯坦地区。这从和静

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墓葬数量可以看出，匈奴在

这里生活的时间很长，从东汉前期一直延续到东汉

中晚期。由于匈奴在伊犁河流域生活时间很长，受

到当地人生活生产生活的影响较大，察吾乎沟口墓

葬的葬俗也十分复杂，察吾乎三号墓地既保持了典

型匈奴文化的石砌墓、波浪纹陶罐、殉牲习俗，还吸

收了当地文化的一些典型器物，如带柄铜镜，装饰有

仿皮囊接缝纹饰的陶器，墓葬封丘也比传统匈奴墓

葬封丘高大。更特别的是出现了与别里克塔什Ⅰ号墓

地（位于今哈萨克斯坦）相同的木担架葬具，可见在

北匈奴迁徙过程中，随着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以及与

其他部族的接触，北匈奴传统的文化因素在减少，新

的因素和地方特色逐步加强。到别里克塔什Ⅰ号墓

地时形成了独特的和当地文化相交融的文化特征。

北匈奴被东汉击溃后西迁，引发了欧亚地区的

大震荡。关于匈奴西迁的路线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

休，现在考古发现则给出了一条清晰的西迁路线。

西汉时期新疆巴里坤各匈奴文化遗址—东汉时期

的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匈奴墓地—公元2世纪前

的别里克塔什Ⅰ号墓地（今哈萨克斯坦），匈奴文化

时间上前后相继，空间上由东向西[13]。证明文献记

载的关于匈奴被汉击溃后远走乌孙之地，后来又遁

入康居的记载是可信的。康居的所在地过去争论较

多，从别里克塔什Ⅰ号墓地考古资料来看，康居在今

天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

通过以上考古资料的梳理，匈奴在西域的经营

和生产生活情况不再是史籍文献中的平面形象，而

是鲜活立体地呈现在眼前。西汉前期匈奴进入东天

山地区，征服了当地的月氏，将匈奴文化带到了那

里，从东黑沟遗址、黑沟梁墓地能看到匈奴人民生

前的生活习惯和死后的丧葬习俗。之后匈奴以巴里

坤为中心向周边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楼兰、木垒、

罗布泊都有匈奴的活动踪迹。匈奴在西汉时期对新

疆的统治前期是通过控制乌孙来间接经营西域，后

来设置了僮仆都尉，向西域各国征税、征兵等。汉朝

强大后，汉匈之间在西域多次发生战争，以汉朝胜

利而告终。西汉末年，王莽篡政，西域各国纷乱，匈

奴势力重新回到西域，之后匈奴分裂，北匈奴向西

北迁移，部众迁移到西域生活，军事势力主要在今

哈密、吐鲁番一带，继续和东汉王朝争夺对西域的

控制。还有些北匈奴部众则进入伊犁河流域生活，

匈奴在伊犁河流域生活了较长时间。东汉中晚期，

北匈奴呼衍部战败，呼衍部众从哈密地区西迁到伊

犁河流域生活，后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到哈萨

克斯坦七河流域。自此，匈奴彻底退出了西域的历史

舞台，匈奴在西域的辉煌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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